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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
踏
進
國
際
藝
術
展
場
，
便
被

她
的
綠
松
石
櫃
吸
引
住
。
她
的
藝

廊
佔
在
展
場
一
個
顯
眼
的
位
置
，

我
走
前
恭
賀
她
。

我
是
在
香
格
里
拉
一
次
旅
行
中

跟
這
位
藝
廊
的
女
主
人
認
識
的
。
那
天

我
們
剛
要
遷
出
一
所
由
台
灣
人
辦
的
民

宿
，
而
她
則
在
前
一
晚
入
住
。
我
們
在

吃
早
點
的
地
方
相
遇
，
談
得
甚
為
投

契
。
她
告
訴
我
們
她
剛
到
過
而
我
們
卻

正
在
前
去
的
地
方
；
我
為
我
們
正
要
走

相
反
方
向
的
這
回
事
感
到
巧
合
和
有

趣
。這

是
一
位
嬌
小
玲
瓏
，
但
長
得
十
分

標
致
的
女
子
。
她
的
雅
致
品
味
表
現
在

她
的
舉
手
投
足
裡
，
但
還
是
直
至
我
們
回
港
，
探

訪
她
在
新
界
錦
田
的
房
子
，
才
真
正
知
道
她
累
積

的
品
味
來
自
有
方
。
讓
我
又
先
回
到
展
場
裡
，
從

她
的
展
品
說
起
。
除
了
那
碧
綠
得
令
人
讚
嘆
的
傢

具
以
外
，
還
有
用
琥
珀
石
鑲
得
結
實
的
流
金
廳

櫃
，
仿C

hanel

的
琉
璃
圓
鏡
，
以
及
未
打
磨
的
大

水
晶
燈
。
七
、
八
件
展
品
在
訴
說
主
人
品
味
的
底

子
豐
厚
，
但
原
來
一
切
始
自
一
個
小
孩
的
夢
想
和

一
個
流
落
的
綠
松
石
珠
寶
盒
。

話
說
女
士
的
曾
祖
父
是
朝
廷
大
官
，
因
任
務
從

開
封
到
南
部
定
居
，
後
來
因
中
日
戰
爭
遷
居
香
港

錦
田
。
曾
祖
父
母
把
在
走
難
中
僅
餘
的
財
物
都
放

在
一
個
綠
松
石
盒
子
裡
，
自
此
引
起
了
她
伯
父
後

來
從
事
寶
石
傢
具
的
興
趣
。
這
盒
子
在
他
心
裡
醞

釀
了
重
振
家
聲
的
希
望
，
到
了
太
平
盛
世
又
起
的

時
候
，
他
用
鍍
金
和
黃
銅
，
鑲
飾
起
各
類
天
然
寶

石
，
製
作
起
極
為
精
緻
的
傢
具
來
。
伯
父
只
會
替

親
友
作
美
，
不
旨
在
大
量
生
產
。
這
位
愛
美
的
藝

術
家
去
世
以
後
，
精
緻
的
手
工
藝
便
由
我
萍
水
相

逢
的
這
個
女
士
承
接
下
來
；
只
是
她
得
把
造
藝
的

秘
密
交
由
法
國
的
金
銀
匠
來
施
行
。
我
邊
看
展
品

邊
想
像
昔
日
那
﹁
家
道
中
落
﹂
的
男
孩
，
如
何
為

一
個
富
於
寓
意
的
寶
盒
㠥
迷⋯

⋯

。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夢寶盒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省
有
三
個
著
名
的M

unro

，
一
為

書
店
，M

unro
B
ooks

，
號
稱
﹁
加
拿
大
最
美
好
的

書

店

﹂
︵

C
an
ad
a ,s

M
ost

M
agn

ificen
t

B
ookstore

︶，
一
為
八
十
四
歲
的
書
店
主
人Jam

es
M
unro

，
但
最
重
要
的
一
個M

unro

，
無
疑
是
原
姓

L
aidlaw

的A
lice

M
onro

，
她
是
書
店
主
人
的
前
妻
，
十
四

本
短
篇
小
說
集
的
作
者
，
今
年
的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

台
灣
將A

lice
M
onro

譯
為
孟
若
，
內
地
則
譯
為
門
羅
，

或
芒
羅
。
還
是
孟
若
好
，
略
帶
台
式
文
藝
腔
，
也
教
人
聯

想
到
傳
奇
女
作
家
孟
君
︵
另
有
筆
名
屏
斯
，
據
說
是
劉
培

基
親
母
︶，
孟
若
，
孟
若
，
其
意
若
何
？
說
來
也
是
一
個

傳
奇—

—

當
諾
獎
評
委
會
宣
布
她
獲
獎
時
，
正
是
加
拿
大

午
夜
，
八
十
二
歲
的
孟
若
早
已
入
睡
，
女
兒
喚
醒
她
，
激

動
地
告
訴
她
：
你
獲
頒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了
；
她
若
無
其

事
，
淡
然
說
：
﹁
我
早
就
忘
記
這
回
事
了
。
﹂

生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的
孟
若
十
年
前
在
訪
談
中
嘗
言
：

﹁
我
是
有
點
老
了
，
但
也
不
是
太
老
。
我
們
那
個
年
代
的

女
人
都
曾
穿
上
迷
你
裙
隨
意
蹦
跳
。
﹂
那
是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對
斯
時
才
三
十
多
歲
的
孟
若
來
說
，
無
疑
是
一
個

非
常M
agnificent

的
年
代
，
因
為
她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
三

十
七
歲
︶
才
出
版
第
一
部
短
篇
小
說
集
︽
快
樂
影
子
舞
︾

︵D
ance

ofthe
H
appy

Shades

︶，
此
書
前
後
花
了
二
十
年

才
完
成
，
為
她
贏
得
第
一
個
獎
項
：
加
拿
大
總
督
文
學

獎
。話

說
一
九
五
一
年
，
她
才
二
十
歲
，
唸
大
二
，
忽
爾
決

定
下
嫁Jam

es
M
unro

，
從
此
換
上
夫
姓
，
及
至
一
九
七

二
年
離
異
，
她
當
上
西
安
大
略
大
學
的
駐
校
作
家
，
四
年
後
改
嫁
地

質
學
家
費
林
寧
︵G

erald
Frem

lin

︶，
二
人
乃
大
學
校
友
，
據
聞
費

林
寧
以
︽
快
樂
影
子
舞
︾
的
讀
者
身
份
寫
信
給
她
。
她
一
直
沒
改
前

夫
姓
氏
，
大
概
是
因
為M

unro
B
ooks

之
於
她
，
是
永
遠
抹
不
掉
的

美
好
記
憶
。

可
惜
費
林
寧
先
生
等
不
到
孟
若
的
好
日
子
了
，
他
在
今
年
四
月
去

世
。
倒
是Jam

es
M
unro

先
生
有
幸
接
到
記
者
來
電
，
要
找
他
的
前

妻
，
他
答
道
：
﹁
愛
麗
絲
早
已
不
再
來
這
裡
了
。
﹂
不
多
久
，
書
店

照
賣
孟
若
的
書
，
書
店
網
頁
照
上
載
孟
若
的
大
小
獎
項
。

孟
若
被
喻
為
﹁
契
訶
夫
︵A

nton
C
hekho

︶
的
女
傳
人
﹂，
小
說

︽
越
山
而
來
的
熊
︾︵T

he
B
ear

C
am
e
O
ver

the
M
ountain

︶
被
改

編
成
電
影
︽
柳
暗
花
明
︾︵A

w
ay

from
H
er

︶，
由
茱
莉
姬
絲
蒂

︵Julie
C
hristie

︶
和
歌
頓
平
森
︵G

ordon
P
insent

︶
主
演
，
不
難

找
，
網
上
有
售
。
不
要
問
孟
若
的
短
篇
小
說
應
從
何
讀
起
？
也
許
，

只
讀
一
本
就
夠
了
，
是
的
，
如
果
沒
時
間
，
就
只
讀
︽
逃
離
︾

︵R
unaw

ay

︶
吧
。

此
書
收
錄
了
八
個
短
篇
故
事
，
︽
逃
離
︾︵R

unaw
ay

︶
說
一
個
女

人
自
困
於
一
段
極
壞
的
婚
姻
；
︽
機
緣
︾︵C

h
an
ce

︶、
︽
匆
匆
︾

︵Soon

︶
和
︽
寂
靜
︾︵Silence

︶
恍
如
﹁
茱
麗
葉
︵Juliet

H
enderson

︶

三
部
曲
﹂，
三
個
片
段
交
織
成
㠥
她
平
淡
無
奇
的
一
生
：
︽
機
緣
︾

細
說
生
澀
的
羅
曼
史
，
︽
匆
匆
︾
說
到
剛
生
了
孩
子
，
母
親
卻
快
死

了
；
︽
寂
靜
︾
則
跳
接
到
若
干
年
後
，
孩
子
長
大
成
人
，
第
一
件
自

主
的
事
，
就
是
離
家
出
走
，
離
棄
母
親
。

如
此
這
般
，
一
生
無
論
有
多
燦
爛
，
或
有
多
平
淡
，
也
不
過
是
幾

個
片
段
吧
了
，
機
緣
，
匆
匆
，
寂
靜
，
那
是
茱
麗
葉
或
孟
若
的
全
部

故
事
，
也
許
就
是
不
同
女
子
的
全
部
故
事
。

孟若，孟若，其意若何？
葉　輝

琴台
客聚

在
報
上
看
到
今
年
國
慶
北
京
故
宮
擠

滿
遊
人
的
照
片
，
想
起
九
月
中
旬
赴
京

時
重
遊
故
宮
，
卻
不
算
太
過
擁
擠
。
可

惜
當
日
因
為
中
午
約
了
友
人
吃
飯
，
又

要
應
付
堵
車
，
所
以
遊
覽
只
是
﹁
驚
鴻

一
瞥
﹂，
並
沒
有
看
太
多
的
東
西
。
專
門
展
室

也
沒
有
進
過
，
只
在
午
門
入
內
的
廣
場
一

逛
，
並
進
去
故
宮
小
賣
部
瀏
覽
。
終
於
買
得

一
個
做
得
十
分
精
緻
的
﹁
楊
貴
妃
﹂
公
仔
，

算
是
﹁
抱
得
美
人
歸
﹂，
也
是
一
個
收
穫
。
一

笑
。北

京
故
宮
，
一
九
五
九
年
初
遊
北
京
，
曾

進
過
一
次
。
二
十
年
前
的
五
一
節
，
擬
再
次

遊
覽
，
門
口
排
隊
購
票
的
人
群
很
長
很
長
，

終
於
打
消
遊
意
。
可
惜
這
一
次
又
打
錯
算
盤
，
沒
有
預

留
較
長
時
間
，
又
錯
過
一
次
認
真
觀
看
的
機
會
。

中
國
有
兩
個
﹁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在
北
京
，
一
在
台

北
。
北
京
當
是
正
宗
，
原
來
就
是
封
建
王
朝
的
故
宮
，

佔
地
甚
廣
，
展
出
是
﹁
原
汁
原
味
﹂。
台
北
的
故
宮
博
物

院
是
仿
造
的
，
規
模
較
小
。

但
不
可
不
知
，
台
北
﹁
故
宮
博
物
院
﹂
擁
有
不
少
原

故
宮
的
精
品
珍
藏
，
為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無
。
原
因

是
蔣
介
石
國
民
黨
政
權
在
潰
退
台
灣
之
前
，
便
有
計
劃

把
故
宮
內
的
精
品
運
去
台
灣
。
例
如
眾
所
周
知
的
一
塊

酷
似
紅
燒
肉
的
石
頭
，
一
株
玉
石
雕
成
的
小
白
菜
，
都

是
原
故
宮
的
絕
世
珍
品
，
現
都
藏
於
台
北
。
我
曾
參
觀

過
台
北
的
故
宮
博
物
院
，
看
過
這
兩
個
國
寶
，
嘆
為
奇

珍
。
並
購
得
該
珍
品
的
複
製
件
，
居
然
又
是
內
地
製
造

的
。據

說
從
北
京
故
宮
搬
去
台
灣
的
珍
品
不
少
，
以
致
台

北
的
故
宮
博
物
院
展
廳
容
納
不
下
，
要
分
批
展
出
。
前

些
時
兩
岸
有
協
議
，
把
台
北
的
藏
品
借
去
北
京
展
出
，

但
台
灣
有
人
害
怕
北
京
展
出
後
扣
留
不
還
，
曾
爭
議
過

一
陣
子
。
現
在
兩
岸
和
平
相
處
，
這
種
顧
慮
，
是
多
餘

的
了
。

其
實
中
國
的
國
寶
，
散
失
在
歐
美
及
日
本
等
地
，
過

去
由
帝
國
主
義
侵
華
時
掠
奪
的
，
不
知
有
多
少
。
甚
且

有
些
洋
人
因
為
不
識
貨
而
把
珍
貴
古
花
瓶
鑽
孔
改
為
燈

罩
的
。
這
些
非
法
掠
奪
的
國
寶
，
按
照
國
際
公
約
，
應

該
物
歸
原
主
才
對
，
未
知
我
國
有
據
理
力
爭
沒
有
。

故宮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城
市
空
氣
污
染
，
不
少
幼
年
兒
童
都
會
有
敏
感
性
哮
喘
，
原
來

西
方
人
在
一
千
年
前
已
經
懂
得
用
鮮
花
和
柑
桔
的
果
皮
，
作
為
醫

療
氣
管
炎
敏
感
的
良
藥
。

茅
膏
菜
即
捕
蠅
草
，
又
名
毛
氈
苔
，
葉
片
邊
緣
密
佈
可
分
泌
黏

液
的
腺
毛
，
當
昆
蟲
落
上
葉
面
時
，
即
會
被
粘
住
。
歐
美
民
族
一

直
用
為
治
支
氣
管
炎
的
祛
痰
藥
。

藥
蜀
葵
，
在
歐
洲
緯
度
三
十
度
到
四
十
五
度
的
國
家
生
長
得
非
常
旺

盛
，
植
物
有
兩
米
高
，
花
朵
的
形
狀
，
好
像
大
紅
花
，
也
有
粉
紅
的
品

種
。
花
卉
一
節
一
節
向
上
生
長
，
長
勢
蓬
勃
，
有
劍
蘭
節
節
高
升
的
風

采
。
有
人
稱
之
為
錦
葵
族
、
雲
南
地
桃
花
、
貴
州
芙
蓉
、
幾
內
亞
磨
盤

草
、
牡
丹
木
槿
、
秋
葵
、
玫
瑰
茄
。
歐
洲
人
常
被
用
於
治
療
皮
膚
過
敏
和

敏
感
性
支
氣
管
炎
症
，
對
感
冒
有
很
好
的
療
效
。
以
前
，
兒
童
在
長
牙
的

時
候
都
要
咀
嚼
一
片
歐
蜀
葵
根
。
歐
蜀
葵
富
含
各
種
舒
緩
肌
膚
衰
老
而
久

享
盛
名
。
其
根
部
，
解
表
散
寒
，
利
尿
，
止
咳
，
消
炎
，
對
兒
童
敏
感
性

哮
喘
，
也
有
療
效
。

中
世
紀
雄
霸
歐
洲
的
查
理
曼
大
帝
對
藥
蜀
葵
情
有
獨
鍾
，
曾
下
令
在
全

國
各
地
種
植
這
種
植
物
。
有
人
猜
測
查
理
曼
大
帝
喜
歡
這
種
花
卉
的
原

因
，
與
他
患
上
了
腸
胃
失
調
或
者
腸
胃
潰
瘍
頗
有
關
係
，
據
說
，
歐
洲
人

患
上
了
痢
疾
的
時
候
，
用
搗
碎
的
藥
蜀
葵
加
入
牛
奶
和
飲
料
中
，
煮
沸
後

飲
用
，
兩
天
後
就
可
以
痊
癒
。

中
國
人
在
春
節
的
時
候
，
喜
歡
把
一
盆
一
盆
的
金
橘
放
在
客
廳
裡
，
春

節
過
後
，
不
少
人
把
金
橘
摘
了
下
來
，
在
通
風
的
地
方
曬
乾
了
，
再
加
上

少
許
的
鹽
，
放
在
玻
璃
瓶
裡
，
製
造
成
為
鹹
柑
橘
，
可
以
治
療
喉
嚨
痛
和

喉
嚨
發
炎
。
原
來
，
三
千
年
之
前
，
古
埃
及
人
用
藥
蜀
葵
的
根
部
，
浸
在

蜜
糖
裡
面
，
然
後
服
用
，
對
於
治
療
喉
嚨
發
炎
、
聲
帶
失
去
聲
音
有
很
好

的
療
效
。

現
在
科
學
家
已
經
證
明
，
金
柑
的
果
皮
對
於
太
太
和
小
姐
的
面
部
皮
膚

美
容
抗
氧
化
很
有
幫
助
，
可
除
掉
面
上
的
斑
紋
，
保
持
皮
膚
嫩
滑
。
治
慢
性
支
氣
管

炎
用
金
橘
加
冰
糖
隔
水
燉
服
。
金
橘
又
可
以
作
為
食
療
保
健
品
，
金
橘
蜜
餞
可
以
開

胃
，
飲
金
橘
汁
能
生
津
止
渴
，
加
蘿
蔔
汁
、
梨
汁
飲
服
能
治
咳
嗽
。
金
橘
藥
性
甘

溫
，
能
理
氣
解
鬱
，
化
痰
。
金
橘
的
營
養
價
值
很
高
，
果
實
含
有
豐
富
的
維
生
素

C

、
金
橘

等
成
分
，
對
維
護
心
血
管
功
能
，
防
止
血
管
硬
化
、
高
血
壓
等
疾
病
有

一
定
的
作
用
。
金
橘
含
有
特
殊
的
揮
發
油
、
金
橘

等
特
殊
物
質
，
具
有
令
人
愉
悅

的
香
氣
，
是
頗
具
特
色
的
水
果
。
治
慢
性
肝
炎
可
用
金
橘
與
半
枝
蓮
熬
成
濃
汁
，
加

糖
服
用
。
檸
檬
也
是
歐
洲
人
治
療
傷
風
感
冒
的
妙
藥
。
因
為
檸
檬
酸
可
以
提
高
人
體

的
鹼
化
反
應
，
提
高
免
疫
能
力
。
歐
洲
人
經
常
把
上
面
的
草
本
植
物
，
煲
水
飲
用
。

意
大
利
把
以
上
四
草
藥
製
成
的
有
效
止
咳
糖
漿
，
也
開
始
進
入
市
場
，
很
受
中
國
人

的
歡
迎
。

西方草藥治氣管敏感
范　舉

古今
談

上
期
提
起
︽
美
狄
亞
︾
的
佛
蘭
明
高
表
演
版

本
，
令
我
又
再
重
溫
這
個
著
名
的
希
臘
悲
劇
。

在
芸
芸
希
臘
悲
劇
之
中
，
︽
美
狄
亞
︾︵M

edea

︶

的
故
事
最
令
我
感
到
震
驚—

—

真
的
是
既
震
且

驚
。
這
名
有
㠥
女
巫
法
力
的
希
臘
神
話
角
色
是

希
臘
三
大
悲
劇
家
之
一
的E

uripides

筆
下
最
著
名
的
悲

劇
女
主
角
。
她
的
一
連
串
行
為
都
是
教
人
不
寒
而
慄

的
：
她
要
幫
助
情
郎Jason

獲
得
父
親
的
寶
物
金
羊
毛

而
殺
死
自
己
的
弟
弟
；
為
了
拖
延
父
親
的
追
捕
，
她

將
弟
弟
的
屍
首
切
成
多
截
，
拋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
使

父
親
花
上
更
多
的
時
間
和
精
力
拼
合
兒
子
的
全
屍
；

她
惱
恨Jason

見
異
思
遷
，
將
沾
上
毒
汁
的
袍
子
送
給

丈
夫
新
歡C

orinth

國
的
公
主
，
毒
死
丈
夫
的
新
娘
和

新
岳
丈
；
而
最
令
人
覺
得
恐
怖
的
，
是
她
為
了
要
令

負
心
郎
痛
疚
一
生
，
竟
然
手
刃
兩
名
親
兒
，
將
他
們

視
為
復
仇
的
工
具
。
她
的
種
種
行
為
都
是
那
麼
心
狠

手
辣
，
不
留
餘
地
，
叫
人
休
敢
與
她
為
敵
。

然
而
，
美
狄
亞
又
是
一
名
充
滿
愛
、
激
情
和
勇
氣

的
女
人
。
她
總
是
一
直
勇
往
直
前
追
求
她
所
想
得
到

的
東
西
，
心
裡
永
遠
有
㠥
一
團
燃
燒
㠥
的
火
驅
使
她

活
活
地
生
存
，
後
世
人
甚
至
視
她
為
女
性
主
義
的
始

祖
，
因
為
她
凡
事
都
要
作
主
導
，
不
甘
於
被
擺
佈
，

尤
其
是
被
男
性
擺
佈—

—

父
親
、
弟
弟
、
丈
夫
、
情

敵
的
國
王
父
親
。
因
此
，
當
她
在
最
最
沮
喪
的
時

刻
，
立
即
拾
回
她
的
勇
氣
，
殺
害
兩
名
將
會
成
為
男

權
代
表
的
兒
子
，
將
處
於
被
動
的
形
勢
扭
轉
。
她
要

重
掌
女
性
的
主
導
權
，
變
回
主
體
，
而
不
要
成
為
男

性
預
設
的
劇
本
中
的
一
個
副
角
色
。
結
果
，
故
事
的
情
節
再
次

由
她
來
編
寫
，
她
的
故
事
跟
隨
她
的
主
意
而
發
生
。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悲
壯
的
女
性
故
事
。

約
十
年
前
，
香
港
上
水
天
平
㢏
也
發
生
了
一
件
類
似
的
慘

劇
：
市
民
陳
健
康
的
妻
子
不
堪
丈
夫
給
她
的
種
種
折
磨
，
將
兩

名
兒
子
擲
出
窗
外
後
再
跳
樓
自
殺
身
亡
。
此
事
轟
動
全
港
，
之

後
更
有
報
章
付
錢
給
陳
健
康
作
真
人
騷
，
引
起
更
大
的
輿
論
。

有
生
物
學
說
指
出
動
物
在
感
到
處
身
於
極
度
不
安
和
危
險
的
環

境
時
，
是
會
有
殺
害
自
己
後
代
的
行
為
。
這
名
陳
太
太
的
行
為

雖
然
與
美
狄
亞
一
樣
，
都
是
殺
害
自
己
的
親
兒
，
但
我
認
為
她

的
只
屬
於
生
物
自
然
行
為
，
而
非
像
美
狄
亞
一
樣
，
經
過
處
心

積
慮
的
安
排
以
令
丈
夫
承
受
最
大
的
痛
苦
。
她
在
跳
下
去
之

後
，
只
是
永
遠
扮
演
丈
夫
為
她
設
定
的
悲
慘
副
角
色
，
甚
至
連

引
起
丈
夫
一
絲
歉
疚
的
力
量
也
沒
有
。
而
堅
持
掌
管
自
己
命
運

的
美
狄
亞
自
然
沒
有
自
殺
，
繼
續
在
餘
生
中
演
繹
由
她
編
寫
的

故
事
，
當
她
的
女
主
角
。

女性主義始祖美狄亞
小　蝶

演藝
蝶影

在
年
前
青
島
展
示
作
品
，

年
輕
編
輯
來
約
訪
問
。
來
的

不
僅
編
輯
一
人
，
還
有
好
幾

位
報
界
從
業
員
、
作
者
，
竟

然
為
了
二
○
○
○
年
初
的
數

年
間
、
極
少
香
港
人
在
內
地
報
刊

執
筆
撰
文
的
年
代
，
筆
者
為
當
時

風
行
全
中
國
、
一
枝
獨
秀
的
︽
城

市
畫
報
︾
撰
寫
的
一
系
列
︽
塵
世

美
︾
小
小
體
己
文
章
，
有
關
地
方

人
面
故
事
。

內
地
變
得
快
，
山
中
數
日
內
地

十
年
；
他
們
不
提
起
，
自
己
也
快

要
記
不
起
這
段
浮
世
小
插
曲
。

﹁
塵
世
美
﹂
一
度
相
當
風
火

︵
這
名
字
不
離
不
棄
，
不
論
文
字

或
時
裝
系
列
，
於
不
同
年
代
採
用
於
香
港
及

世
界
各
地
︶，
後
來
編
輯
換
人
，
取
向
不
同
，

今
天
坊
間
仍
然
存
在
，
背
後
︽
南
方
都
市
報
︾

當
然
財
雄
勢
厚
，
可
惜
︽
城
畫
︾
影
響
力
明

日
黃
花
，
朝
花
夕
拾
，
漸
次
減
弱
！
當
年
影

響
力
更
勝
︽
週
末
畫
報
︾，
如
今
週
畫
一
枝
獨

秀
，
是
內
地
最
具
影
力
的
週
刊
了
。

曾
幾
何
時
，
︽
塵
世
美
︾
㠥
實
幾
乎
不
吃

人
間
煙
火
，
故
事
圖
片
源
自
平
常
衣
食
住

行
，
獨
行
他
方
；
取
向
冷
眼
旁
觀
，
純
一
刻

心
情
，
似
午
後
三
點
三
下
午
茶
時
間
鴛
鴦
奶

茶
奶
油
菠
蘿
包
加
央
多
，
吃
了
，
不
會
特
別

富
足
，
純
粹
掬
一
點
點
甜
美
直
達
昏
黃
。

年
輕
作
者
編
輯
們
回
憶
那
些
讀
物
寥
寥
無

幾
可
讀
的
歲
月
，
因
為
生
活
簡
約
，
幾
乎
清

楚
記
得
︽
週
末
畫
報
︾
哪
周
哪
篇
稿
子
讓
他

們
感
受
過
耶
路
撒
冷
日
落
、
峇
里
山
中U

bud

雨
後
茅
屋
頂
上
紫
紅
杜
鵑
鮮
艷
欲
滴
、
北
京

胡
同
古
都
已
然
失
落
的
土
樸
特
色
、
地
中
海

無
盡
的
藍⋯

⋯

談
得
恁
地
開
懷
歡
暢
。
寫
作

大
業
不
是
我
那
杯
茶
，
文
章
耕
作
純
興
趣
並

非
自
己
專
長
，
愛
讀
的
文
字
偏
愛
閒
散
冷
眼

透
徹
旁
觀
。

蒼
穹
之
下
，
塵
世
之
美
，
誰
揀
華
麗
繁

雜
？最

美
，
不
過
偶
爾
路
過
幾
抹
不
經
意
，
如

此
而
已
。

塵世之美
鄧達智

此山
中

前不久，讀了由資中筠先生翻譯，美國作家沃
勒撰寫的《廊橋遺夢》。那極美的語言與意境，讓
人回味無窮。
一個終生行走在路上、任心靈隨意飄蕩的自由

攝影師，在拍攝的路上偶遇了一位美麗聰慧的農
莊主婦，產生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愛情。如同兩顆
流星在宇宙間交匯，摩擦出一道絢爛的光芒。雖
然之後為了責任他們不再相見，死後卻不約而同
囑托後人，把骨灰撒在那座當年他們相識相知的
羅斯曼橋邊。這個看似平凡的艷遇故事所以動
人，就是因為喚起了很多人內心深處的夢。其點
睛之筆，就是在嚴肅的責任與夢幻的浪漫之間找
到了動人的平衡。
依我的「小人」之見，那些彗星般一閃而過、

卻永生不忘的感情，多半是因為世俗的羈絆，才
被激發得如此美麗。如果當初住廊橋邊的那位女
主人公，不顧老公孩子，不顧已經45歲的年齡，
毅然與對她一往情深的52歲「牛仔」私奔，結果
可能就是很快厭棄了彼此，以尷尬的散伙收場。
芸芸眾生中的多數人，都沒有《廊橋遺夢》中

男女主人公那種深刻又浪漫的情懷，人們生活在
固定的秩序之中，默默服從於命運的安排，過一
種缺乏激情卻安全平穩的生活。然而很多看來不
過是「凡夫俗子」的人，內心深處也未必就沒有
深藏過一段銘心刻骨感情的經歷。那些為外人所
不知的經歷，曾是他們密不宣人的心靈珍寶，他
們默默享用㠥這筆精神財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
息。如果《廊橋遺夢》的女主人公沒有把她的秘
密用日記詳細地記載下來，沒有把攝影師留給她

的相機鏡頭等攝影器材當成信物收藏在銀行的保
險箱中，她的兒女也不會得知這一段秘密的經
歷。
從懂事的時候起，我就經常看到母親接到從台

灣寄來的信件與春節賀卡，那是一位姓莊的先生
寄來的。年年如此，除了文革從沒有中斷過。因
為母親老家在泉州，那裡有不少人家在台灣有親
朋好友，我也就沒有在意。
接到的每一封繁體書信，母親都是一讀再讀，

然後珍惜地存放起來。父親去世之後，母親剛剛
退休，酷愛上了學習國畫，很快就畫得頗有造
詣。她曾很得意地告訴我，國畫班老師說她是埋
沒了50年的繪畫天才！
母親在世的時候，最喜歡的事，就是安靜地畫

畫與讀書。父親去世之後，母親很孤獨。改革開
放後的1980年代，莊先生從台灣寄到北京一盒漂
亮的貝殼，從此晚年相伴於母親身邊的，除了她
的作品之外，還有那盒漂亮的貝殼，母親時時珍
重地觀賞㠥那些貝殼。母親重病的日子裡，沒有
任何遺囑，只是惦記㠥那盒漂亮的貝殼，家人索
性就把貝殼放在她的枕邊。子女都不能理解，她
何以對那盒並不值錢的貝殼情有獨鍾。
母親去世後不久，在一次聚會中，有位母親老

戰友的女兒把我拉到一間密室，神秘地告訴我一
段母親年輕時候的往事。母親老戰友的女兒說，
這個關於我母親的故事，是早年另一位母親新四
軍時期的戰友告訴她的，她已經把這個故事藏了
十幾年。　
我的母親是福建泉州人，十幾歲就跑出來參加

了革命。她在新四軍的時候，與一位名叫莊五洲
的革命青年相識相知，這位莊先生也是母親的泉
州老鄉。新中國誕生之前，莊先生被派去台灣工
作，本來與母親相約一起去台灣，可是陰錯陽
差，兩人沒有能夠在約定的地點會合，莊先生便
隻身去了台灣。此別就是永別。
後來，母親與父親在北京結婚成家，莊先生也

在台灣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事業與生活。由於
多年兩地隔絕，母親與莊先生只偶然有書信往
來。在父親去世，母親孤獨的晚年時光中，子女
們一直都把莊先生當成母親一個遠方思念的好
友，卻從沒有人知道母親對莊先生的特殊感情。
後來兩岸關係鬆動，莊先生一度打算回祖國來探
望，可惜還沒有成行，便因病去世了。
老戰友的女兒講完這個故事後，感嘆說：「我

們的父母也曾年輕過！」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新四軍出身的父母輩是千

人一面、無情無慾的革命者，基本沒有個人的精
神生活。得知了那盒貝殼的來歷
後，我才明白，父母也曾有風華正
茂的青春，有過自己的夢，有過詩
一般的情懷，也曾錯過很美好的東
西。　
想知道莊五洲是個什麼樣的人，

回家我便上網查詢。搜索的結果
是：莊五洲的父親是泉州人，母親
是日本人。他從小酷愛繪畫。畢業
於日本高等美術院校，專攻西洋繪
畫。抗戰後與很多熱血青年一樣回
國參加抗日戰爭。
1941年1月國民黨策劃了「皖南

事變」。事變發生後的1月17日蔣介
石發佈命令，宣佈新四軍為「叛
軍」，取消新四軍番號，並聲稱將

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第二天，1月18日，周恩來
在重慶《新華日報》揭露皖南事變真相。20日毛
澤東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名義發佈重建新四軍
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
治委員。28日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重建，部隊
整編為七個師。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擔任剛創
辦的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美術系教員的莊五
洲，受命為新四軍設計了一種新型臂章。莊五洲
用英文「新」字的開頭字母N、阿拉伯數字中的數
碼4及建制「軍」的代號A，組成「N4A」，即新四
軍。這種以「N4A」為符號的新四軍臂章，白底
藍字，線條簡約粗獷，醒目有力，很快就在新四
軍中佩用了。解放戰爭時期，新四軍被編入中國
人民解放軍，「N4A」臂章隨後就停止佩用了。
得知了莊五洲其人，我想，母親退休後如此癡

情於繪畫，大概也是一種情感寄托。人生畢竟太
短，可能正是因為有無數遺憾，才讓生命如此值
得回味吧！

人生遺夢

■網上圖片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